蒙 恩 见 证

生在口号里

我于主后1968年农历7月12日出生在中国江苏北部一个乡镇医院里；而当时我们的家也就住在这家医院里，因我的母亲就是这家小乡镇医院的助产士，我的父亲也是在这个乡镇的信用社当会计，本来这里只是个偏僻落后的苏北小乡镇，且我的父母也不是那种政治觉悟很高的党政干部，当然，作为刚刚出生的我更是不知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可我的父母不知是出于被周围环境所感染，还是政治上要求上进，也或者纯粹是为了赶时髦，再加之我前面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于是，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叫“三忠”，因在那个年代正是高喊“三忠于”的年代，即“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忠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我无法真正感知当时周围喧嚣的世界，更不知“政治”为何物，可我一出生就在身上打上了一个很时髦的政治烙印；

等我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出生以后，政治觉悟并不高的父母再一次被周围热烈的环境所感染，再加之父母被调动起来的强烈的爱国情绪，便给我们四兄弟统一改名/起名为张福伟、张福大、张福中及张福国，四兄弟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则表现出最爱国的口号“伟大中国！”然而，当时对自己的名字最不高兴的就是我了！因为一来总觉得这个名字很俗气，二来我在四兄弟中恰恰是身材最矮小的一个（直到现在也是），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在讥刺我；后来也确实有许多人都拿过我的名字来开各种各样的玩笑，所以，我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次向父母吵着要求改名字了；然而，又都被父母要求所谓“大一统”的 “觉悟”给拒绝了！

就这样，可以说一直到信主以前，我都一直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等我信主之后，我才反而喜欢了我的名字，因为原来“我在母腹里，你（主）已覆庇了我。。。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139：13-18）。”
成长在口号里

从自己能有记忆开始，其实还根本不能分辨何为善恶，可就不得不参与“阶级斗争”了。

记得在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堂练习毛笔课，老师要我们每人写一篇作业，所写的内容是“打倒邓小平”，我们就都照老师的要求做了，且我觉得自己写得还不错；谁知几天之后，老师突然神色紧张地抱着我们的作业本来到课室，等他把作业本发给我们后，就急忙要求我们撕掉上次的作业，而要我们重新写作业，我们起初以为我们都没写好，可他并未批评我们写得不好，而只是说上次写的内容不行，要改掉，将原来的“打倒邓小平”改为“批判邓小平”，当时许多同学都按他的要求重做了，可我总觉得上次写得不错，就没有改，仍旧交回原来的作业，可第二天很快就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责问我为何不改，我就如实告诉了他我的想法：

我问他：无论要“打倒”还是要“批判”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个坏人？他说是；

我又问他：既然是坏人，那打倒就打倒他，为何又要改为批判呢？打倒坏人不是比批判他更彻底吗？

同时我又告诉他：我觉得上次写得还不错，我恐怕再也写不出原来那么好的字了！

他尽管是无言以对，但还是当我的面撕掉了我上次的作业。此事一直让我难以忘怀，要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一方面要我们大搞“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要我们“学习雷锋好榜样”，“对待朋友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冬天般的严寒”，所以，无论是在课本上学的，还是在电影里看到的，以及在广播里听见的，都培养我们只有一种思维分辨力，即谁是坏人，谁是好人；坏人就坏得要命，好人就好得要命。

真可谓“爱憎分明”！

我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辨能力，以及抱着单纯而又崇高的革命理想进入了大学生活。

绝望在口号里

1987年8月我被湖北省武汉市的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录取。

当时我能进入中南民族学院实在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从不信主的角度来看简直就是阴差阳错，等后来信主后才渐渐明白那就是上帝早已的安排。

首先，我根本不是少数民族，只是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也不知哪位同学开玩笑，把我的志愿表拿去，在民族那一栏帮我填了“回族”，而我自己在交上志愿表以前却未发现这个问题；

其次，我的志愿表里也根本未填报中南民族学院，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前，我甚至就不知道有这样的学校，可他们在根本就没征求我自己意见的前提下，他们就直接把我给录取了！且还把我录取到我最不愿读的系——历史系！在我们那个时候，如我们没报那个院校，而那个院校又想录取的话，是一定要先征求其本人和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录取的，且所读的专业更要尊重其本人的意见，可他们都没有做这些工作。等我入学后去找院领导要求改系的时候，我和他们讲了这种情况，可他们表示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也就没批准我改系。

且更有意思的是：我直接去找学院领导去告诉他们我根本就不是少数民族，我们家祖祖辈辈从没一个是“回族”，可不知他们是真的不相信，还是将错就错，总之，只是劝我在此安心读书就好了。后来我才知道，除我以外，每位同学被民族学院录取之前，都要特别核实他们的民族到底是不是少数民族，如不是，基本上是不可以被录取的；奇怪的是他们却根本没去核实我的民族状况；就这样，我主动去告诉学院领导我不是少数民族，可他们不再理我；而后来我却听说在我们同年级的中文系，因有几位同学为了能被民族学院录取（因民族学院录取分数有照顾），虚报自己是少数民族，后来却被查出来，而被勒令退学了！ 

无论如何，我最后还是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中南民族学院的一名学生了。

记得在大学学习生活的开始，我们许多同学都是抱着美好的理想，也都期望将来能学有所成，从而更好的报效祖国、报效人民；可以说，我那时和大多数身边的同学一样，既很有满腔热忱，却又很单纯、幼稚；有时又有点自命不凡。

而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活，刚好大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校园里都正流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弊端以及揭露当时社会弊习的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这些也都更增加了我们对当时现实的担心和不满，我们许多同学都感觉到书读得越多，与周围的现实情况反差越大，甚至到最后都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正是因着这样的内心冲突，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再加之自小被培养起来的满腔的爱国热情，时为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我于是就不顾一切地投入到了1989年的那场学生运动。

其间具体情况这里就不再细述，总之，我也是辗转武汉——北京——武汉，声嘶力竭地喊尽各种各样的爱国口号，以期能唤醒当时掌权者的良心，然而最后还是不得不面对被政府用武力镇压的结局！

记得“六四”之后第三天，我们学院的学生为了抗议政府的暴行，便采取了“空校运动”，我也就乘火车回到了老家，当时我的父母见我还是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他们都很高兴；同时又不断地问我参加了什么活动，我避免给他们带来太多的担心，也就尽量告诉他们没什么事，因我回家后我父亲就告诉我，自从学潮发生后，他们就基本上没睡好觉，特别是我的母亲，整天为我提心吊胆的，所以，我就更不想让他们再担心受怕了！

谁知，等我到家还不到一个星期，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报，要求我立刻返校，接受审查！这下，我的父母就一下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我正是怕面对与父母的离别场景，我就在离家返校的前一个晚上到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家过夜，同时也请我的那个同学送我上车，希望这样就可避开与父母离别的场景；因此，趁第二天天还未亮的时候我就请我的同学送我去车站，以便能尽快离开家乡，谁知，当我一到车站却远远就看见我的父母早已在车站等我了！我便继续强作镇静，赶忙买票上车，可当我坐上车等候开车的时候，我的父亲从车窗告诉我他们一夜都没睡觉，母亲更是一夜流泪，且很早就催促父亲起床一起来到车站了！

我自己当时也真不知该说什么是好，只是一味地安慰他们说没事的，请他们不必过分担心；就在车已启动快要出发的时候，我母亲突然流着泪对我说：“儿啊，你究竟参与了什么事，妈妈也不知道，妈妈问你，你也不告诉妈妈，现在妈妈可担心死了！可到如今，妈妈也帮不了你了，只望你自己多多保重了！临别之时，妈妈只能送你一句话，你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能不交待的，千万不要交待！这是你妈妈几十年来对共产党的认识！’”等她讲完这一席话的时候，汽车就启动出发了，当我从车窗里看着我的母亲那老泪纵横，又渐渐模糊的情景，我的心真是久久不能平静，且这样的情景一直烙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现在！

回到学校后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学校保卫处不分白天昼夜的盘问，武汉市公安局的轮番审查，只至武汉市检察院的核实审查，一方面真是让你心力交瘁；另一方面也使得自己不断成熟，至少对在那个时候政府的所谓“不秋后算帐”的口号不再抱有任何幻想！那时虽没有坐牢，但却被要求不可离校（那时已是暑假），且随时面对校保卫处、武汉市公安局及武汉市检察院的随叫随到式的反复盘问，有空还要接受系领导的政治再教育，就这样，使得自己有时都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为何这么残酷无情，为何非要把人往死里整！？！

在此其间，在我最困惑，也最软弱的时候，也曾几次想到自杀，甚至有一、两次都走到了楼顶，差一点就要跳下去了！可每当我想要跳下去的时候，一方面，我母亲在车站送别我的那种情景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面前，同时我的内心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为了一个所谓的崇高理想一去了之了（因那时我根本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人死后有灵魂），可留下我的父母，他们就更痛苦了！在这世间，老年丧子可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另一方面，又有另外一个意念告诉我‘你就这样结束你的生命，太不值得了！也太便宜那些整你的那些人了！要好好地活下去，等待机会报仇！’就这样，很奇怪地因着对父母的爱，以及因着对一些人的恨使得自己又活下来了！？！

我记得在那段时间，我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恨透了这个世界！有机会，我真想放把火，把地球烧掉！

将来如果“89年学潮”平反的话，要我做国家主席我都不做；我只做我们学校的校长，去整死以前那几个整我的人！

我也看透了“政治”这东西，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有本事我去利用别人；没本事我就被人利用！

。。。。。。！！！

可想归想，发狠归发狠，然而，如何面对前面的人生道路，却还是一片迷茫；也有深深的忧虑和担心！同时，也就愈增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绝望。。。。。。！

追寻。。。在绝望里！

不过，也感谢上帝的保守，虽然当时武汉市公安局已将我起诉到检察院，且提请逮捕，但由检察机关认为还是以教育为主，且又牵涉到少数民族问题，所以，就一直没有被批准逮捕，使得当时我们学校被审查的几位同学都还有人身自由，除了不可以离开武汉市以外。特别是当暑假结束，同学们都返校恢复了正常（不正常中的正常）的生活秩序以后，不知是因为又有更多的事要他们去处理，还是因该问我们的都已经问完了，也再挖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总之，我们又得到了许多自由，可以和同学们一同上课（当然公安部门一找就得随时停课接受讯问），周末也可以到校园外走走。

那时，因着对前途的忧虑和担心，以及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使得自己不得不做起“临时抱佛脚”的事情来，真的是实在走投无路了！

于是，我便开始了我在绝望中的追寻。。。。。。

先去了位于武昌的长春观。。。；

后又去了位于汉阳的归元寺。。。；

每次都是很虔诚地从一个一个偶像的面前拜过去，且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有几次还特别邀请了两个女同学，陪伴左右一起下拜，同时还请求道士/和尚每当我们拜一下，就给我们敲一下木鱼，当然，也没有忘记每次要奉献点钱到功德箱里。

就这样，几乎拜完了武汉所有的偶像，可还是一片迷茫！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希望和平安！

这时，和我一起被审查的还有同年级的一位同学叫王通江，我们相约一起去找算命先生算命，于是，我们又找了几个在汉阳归元寺附近摆摊的算命先生，请他们给我们算命，可遗憾的是，他们好象可以算出一些我们以前的事情，可无法算出我们的将来。他们可以算出我们过去的一些事情，只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可我们那时需要的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迫切关心的是我们的将来！

我们的前途在哪？他们无法告诉我们。

绝望，追寻。。。还是绝望！！！

上帝，你到底存不存在？

如存在的话，你在哪里？

求你救救我们！

重生在基督里
就在我们既感到深度绝望，同时又觉得百无聊赖的时候，我的那个同被审查的同学王通江便对我说，他发现在武昌的司门口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便提议我们有空的话可以去那里看看，当时，我有点不以为然，因为我们本来是无神论的信仰，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试着去拜了那么多所谓的神，可根本没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希望，所以，我想基督教所说的那位耶稣也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出路，更何况我们一贯的认识是：基督教是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精神鸦片。可那时候学校毕竟已不要我们参加任何活动了，除了只有被审查的份儿；所以，我们星期天也常常觉得非常无聊，特别有一种深深地失落感，就是那种感觉被国家、被学校，甚至被周围同学们所抛弃的失落感；正因为如此，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先去那个武昌教堂看看。

1990年3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我便和王通江一起第一次去参加了基督教武昌堂的主日崇拜。在做礼拜的过程中，当然我们也不太明白牧师的讲道，且也大多是抱观望的态度，特别当看到他们在祷告时，自己的心里一直想笑，可又看到他们是那么地虔诚，又不敢在他们面前笑，恐怕引起他们的反感，我们就这样一直忍耐到聚会结束。

而等聚会结束后，我们却又很想找一个人谈谈话，可我们不认识任何人，于是，我们就来到他们位于一楼的办公室，刚好看到聚会时讲道的牧师，我们就很高兴地跑到他面前，对他说：“牧师，你好！我们想具体了解一些关于基督教的信仰，你可以帮我们吗？”他就接着问我们是什么人，因他也确实不认识我们，我们便告诉他我们是正在受审查的在校大学生，他听了以后，便对我们说：“是吗！你们能来寻求神真是太好了！而且我也很能理解你们的心情，因我也是从年轻人走过来的，不过，我没时间和你们谈话，你们以后继续来聚会就行了。”说完这话，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仅管这几句话不多，也不是很具体，但我们却感觉到很亲切，也很受鼓励，要知道那时在校园里我们是根本听不到这样的话；因此，我们也很高兴，于是便决定下个礼拜天再来。

1990年3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就又按约定再次参加了武昌堂的主日崇拜，当时还是什么也听不懂，只是有点被他们所唱的赞美诗吸引。等聚会结束后，听他们报告说楼下有卖《圣经》的，于是，我和王通江便一人买了一本16开本的《圣经》，当时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12元钱也不是个小数目了！然而，我们俩当时都是毫不犹豫地各自买了一本。

等我们买了圣经后，就又很想找一个基督徒谈谈，可还是没有认识的，我们就继续来到他们的办公室想看上个礼拜的那位牧师有没有来，然而也没看到。

我们正在犹犹豫豫，不知是走好还是不走好的时候，忽然在我们的旁边有一个看起来二十多岁戴眼镜的女士问我们：“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便很高兴地回答她说：“我们想了解有关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她便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们谈谈。”

我们便问她：“你是谁？”

她回答说：“我是基督徒，也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我们当时都很感诧异，我便问她：“什么！大学里也有信耶稣的？”

她回答说：“是呀！而且我从小就跟父母一起信耶稣了。”

这下就更令我们吃惊了！于是，我们便在她对面坐了下来，我就问了她许多“既然你是从小就信耶稣，那你是如何考上大学的？”、“你是怎么看唯物主义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她都耐心回答了我的问题；等解决了我们的好奇心之后，她便开始问我们是谁了，我们便告诉她我们是正在受审查的在校大学生，并把我们内心的问题和迷茫都一下子向她倾诉出来了！

等她听完后便对我们说：“我很能理解你们的心情，因我毕竟是刚刚毕业出来的学生，虽然我不是很赞同你们的行动，但我坚信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他也是非常慈爱的！”

接下来，她便给我们传讲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时，我们还是不很在意她所讲的救恩内容，听起来也是感觉似懂非懂；还未等她完全讲完时，我便忍不住插上去问了她这样的问题：“既然你说上帝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那他为何容让恶人得势，好人反而倒霉呢？”

她接过我的话就问我：“你说谁是好人，谁是恶人？你觉得你自己是好人吗？”

我回答说：“我不敢说我是好人，但至少在89年学潮这件事上我们学生是正义的；而政府最后用武力镇压一定是很残酷的！”

她回答说：“我也同意你的看法，但话又说回来，你有没有想过，现在你在台下反对台上的，那如果你上了台你又会怎样呢？难道你就不会为自己谋私利吗？难道你不要尽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政权吗？”我听了她的这番话，突然感到无言以对！

是呀，本来我们反对的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你争我斗，可当我们因89年学潮而被审查时，在我们的内心也同样有意无意地产生了强烈的仇恨，甚至就是这种仇恨使得自己得以存留在这个世界，那万一有一天我上台做国家领导人了，我不是也要去整死那以前整我的人吗？我自己本来深恶痛绝的东西，原来我自己又自觉不自觉地被它捆绑了！真是好可怕啊！原来我自以为自己还算个好人，原来也是那么地糟糕！我突然觉得我更加没希望了！

我只好本能地问她一句：“那上帝一定能拯救我们吗？”

她回答说：“当然可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要拯救人类！”

我急忙问她说：“我们愿意相信，那如何相信呢？”

她想了半天，自言自语似地说：“相信就相信呗，还要问怎么才能相信？！。。。这我可也不知如何做才好，嗯。。。，这样吧，我带你们去见一位老婆婆，她一定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我们说好呀，她便起身领我们走出了办公室。

我们一出办公室的门，她便一眼看到那位老婆婆正好就在一楼的大厅里，她很高兴地把我们介绍给那位老婆婆说：“熊婆婆，我们正在找你，请你帮个忙，因这里有两个大学生想相信耶稣，我也已和他们谈了救恩，可不知如何引导他们相信，请你帮助他们吧！”

那位熊婆婆很高兴地说：“感谢主！感谢主！你们都有《圣经》了吗？”

我们连忙告诉她说：“我们不久以前都刚刚买了一本，正拿在手里呢。”

同时，刚刚和我们谈话的那位姊妹告诉我们，熊婆婆的眼睛是几乎看不见的，虽眼睛是正常睁开的，但因为是白内障，所以基本看不见东西。

熊婆婆便接着我们的话说：“好，太好了！请你们打开《圣经》到罗马书10章9至10节，请你们读给我们听。”

当然，那么厚的一本书，我们自己是无法很快找到的，旁边的几个弟兄姊妹便帮我们翻，就在他们帮我们的时候，我就观察到已经70多岁的熊婆婆皮肤很有光泽，脸上充满着笑容，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却很有神，只见她抬着头，仰望着空中，好象在等待着欣赏幽雅的音乐！

等他们帮我们找到罗马书那段经文后，我们俩便开声读到：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我们读完后，我看看王通江，他也看看我，可总觉得没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就把这样的想法告诉了她，她说“没关系，请你们再读一次！”

我们又读了一次，可还是没有发生事情。

如此重复了四、五次，搞得我们的心里都不耐烦了！

我们心里嘀咕：“这个老婆婆怎么这么无聊呀，要我们读了那么多次有什么用啊，意思我们早就懂了！”正还在嘀咕的时候，老婆婆似乎知道我们内心的不耐烦，于是便说：“好吧，不再勉强你们了！但你们回去后再继续读，只读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就好了！’”

当我听完这句话之后，我真的惊叹不已：那么优美而又富有哲理的诗的语言！真可谓意境无穷！当时对这个老婆婆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后来等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才知原来她是引用了《圣经·彼得后书》1章19节的经文。怪不得，原来这不是人的话，乃是 神的话！

总之，那天我们是心满意足地回了学校。

度过了1990年3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也是平生隐隐约约似乎看到希望的一天，然而也只是内心感觉到好象有了追求的方向，要说真正的信主，却还有一段距离。仅管这样，我和王通江都还是口头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了。

如果说前面的寻求都还只是在理性方面的寻求，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才使得自己亲身经历内在生命的根本改变，也就是使得自己由一个“基督教徒”而重生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上个礼拜天刚有美好的领受，自然我们又相约4月的第一个礼拜继续去教堂。

可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期间，也就是在“89”学潮之后的第一个清明节，王通江又和我相约做了一件当时震动武汉，甚至震动整个湖北省的事情，那就是在那一年的4月5日凌晨我们在校园内张贴了两张纪念“89”学潮的大字报。武汉市公安局当天很快就进驻我们学校开始立案侦查。我们都被找去问话，且同时都被要求留下笔迹，对此我们都早有所料，也都没有留下什么破绽，直到4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来临之前似乎都很平静，也没发现有何异常，当然，我和王通江在那段时间是常常相互提醒要异常小心！

终于，迎来了4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按我和王通江的相约，早晨一起床我便去王通江的宿舍去找他，以便一起去教堂。可他却不在宿舍，且他同宿舍的同学告诉我他从昨晚就没回来，当时，我也没意识到有什么大问题，只是以为他昨天晚上和那位他刚认识几个礼拜的政法系的女孩在一起跳舞而没回来，只是觉得他在这段特别时期不够小心。

但我还是一个人独自去教堂了。

那天做礼拜也还是没听懂什么内容，只是被那天所唱的一首诗歌感动了，那首诗歌就是《圣经·诗篇》第23篇。做完礼拜后，在教堂的门口徘徊来徘徊去，想回去又舍不得；不回去吧，又没认识的人谈话。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听到二楼有一个女声在叫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正是上个礼拜天和我们谈话的那位姊妹，于是，我很高兴地跑上楼。

等我上楼后，才发现她正抱着她自己几个月的女儿，就这样，她还连忙帮我搬凳子，同时问我为何我的同学没有来，我也只是说他可能有别的事没能来。就这样，她听说我喜欢诗篇23篇那首歌，她就唱给我听；我说我心情不太好，她就安慰我；我说我还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她就用《圣经》里的诗篇和但以理书来帮助我明白只有上帝才是全然公义的。等我心情好转以后，我便告辞回校了。

就在我刚回到宿舍准备休息一下的时候，突然，我们物理系的一个老乡匆匆忙忙跑进来说：“啊，太好了！你还在这里。”

我问他为何这样说。

他才告诉我说他们系学生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通报4月5日清明节张贴大字报的人昨晚已被秘密拘捕了，暂时还没公开姓名，只告知是历史系87级的学生，而他一听见这个消息就以为是我，因那时我是我们学校的一号种子选手（指坐牢的可能性）。

我听完他所说的之后，马上意识到王通江昨晚已被秘密拘捕了！当时，我真的非常紧张，但又怕他看出我的紧张，于是，便以我要休息一下为名，请他先走了。虽然在我们做那件事情以前已想到会有这种结果，但一下还是难以承受，既然两个人做的事，一个已经被抓，那我看来也跑不了了，况且我本来之前就比王通江严重得多，再加现在这件事，一定难逃被判徒刑的结果了。可在我的老乡一走出我们的宿舍之后，我还是从内心第一次真正向上帝呼求：

“耶稣啊！如果你真是 神的话，就请保守我不要坐牢！”

这样的呼求都只是在没有任何希望的前提下发出的，就连我自己也没当真，可没想到全能而又慈爱的主后来竟然真的保守了我！感谢主，他是应允祷告的主！他也是有数说不尽恩典的主！

当然，这是在以后才让我经历得到的，而当时虽发出了这样的呼求，可还是在那天下午把一些事情给处理好了，以做好随时坐牢的准备。

也就在那天晚上，即1990年4月7日夜晚，我独自躺在床上听香港益友福音电台的广播，时间大约在深夜11点50分左右，也就是益友电台快要结束一天广播的时候，电台里的播音员邀请我们这些收音机旁的听友和他们一起祷告，此前没有人和我讲过关于祷告的事情，也没有人告诉过我该如何祷告，但不知为何，我突然爬起来，跪在我的床上，要听他要为何事祷告，谁知播音员报告说：就是要为因“89”学潮而被迫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的灵魂来代祷；也为正在国内受迫害的学生领袖的灵魂来代祷。

听到这里，我突然泪如雨下，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没人（除了我自己的父母，然而他们的爱也无能为力）爱我了，原来上帝却一直借着那么多的人在爱自己，而这些人又都是自己不认识的！那时，我也来不及有很多的时间去思想，于是就跪在床上流着泪和收音机里的播音员一起祷告，当时真是说不清楚为何会那样，说痛苦也是痛苦到极点；说幸福也是幸福到极点；真可谓百感交集！！！

而更奇妙的是：当祷告结束后，我突然感到千斤重担一下没有了！

于是，那天夜晚是我自从89学潮以来睡得最好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清晨，等我醒来的时候，突然觉得空气是那么的清新，阳光是那么的明媚；这个世界也不再那么黑暗；周围的人也不再那么可恨，然而事实上，周围的世界有没有改变？周围的人群有没有改变？
当然没有！

而是我自己被耶稣基督改变了！

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告诉我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感谢赞美主！
愿一切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直到永远！

2003年7月24日

                                                        初稿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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